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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民俗传播¨
——基于桂东南L村的实地考察

冯广圣

摘要约束与创新是组织传播的重要属性。民俗本身包含传播性，乡村社区民俗文化传播中也存在约

束与创新属性。乡村社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组织，乡村社区的民俗传播由此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

组织传播。通过利用民族志方法对桂东南L村进行实地考察，以“挂灯”和二月二庙会两个典型的民俗

文化现象为例，对乡村社区民俗传播的约束和创新属性进行辨析和描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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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组织、组织传播及社区研究等相关理论成果，把乡村社区的民俗传

播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来研究，是乡村传播研究的新视角，也是中国乡

村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实践探索。

一、组织与组织传播

从传播社会学角度，组织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传播与

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它向每个成员提供其决策所需的大量信息，许多决策

前提、目标和态度；它还向每个成员提供一些稳定的、可以理解的预见，使他

们能够预料到其他成员将会做哪些事，其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作出什么反

应。社会学家将这一模式称作“角色体系”，我们大多数人则称之为组织。II】

组织的传播行为是否成功，取决于组织能否动员其成员积极参与，接受并为

实现组织的目标而付出努力，传播是组织实现目标的手段。组织中的互动依

赖于传播的交流方式。某个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

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就是我们所指的组织传播。[21美国传播学者埃

里克·M·艾森伯格和／J＼H·L·古多尔提出了组织传播是在创造性和约束性之

间建构平衡的二重性原则。所谓结构二重性原则是指个人被社会和社会结

1)基金项目：2012年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转型期乡村传播的民族志考察”

(G2012002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社会传播结构变迁与重构研究”(13BXW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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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所塑造、控制、命令，同时个人也创造社会和社

会体系。13]在约束和创造的平衡之问，组织传播

包含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受制于环境背景的

约束，第二阶段是在这一背景中的新的创造性建

构。组织传播就是在这种约束和创造之间构建

自己的话语平台，以期寻求组织传播的平衡，正

是这个解释给本文提供了研究启发。

二、民俗传播的组织传播属性解析

关于民俗的概念有多种理解，本文认同学者

高丙中的定义：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

化，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

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

式：【4]该概念强调民俗的文化属性，民俗文化的

传承是在一定“群体内”发生，这种“群体”就可

以理解为“组织”，同时，民俗文化流传的乡村社

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组织”。本文的民俗传播

是指民俗文化的传播。民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

传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一旦形成，就会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

的一种基本力量，这种力量具有一定的约束性。

另一方面，民俗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

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这表明民俗文化在传

播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钟敬文教授的民俗定义与本文也自‘关联，

他把民俗理解为民间习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

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51他

指出民俗除了具有集体性、传承性、扩布性、稳定

性、规范性和服务性等基本特性外，还具有教化、

维系和调节等基本功能，这些属性在组织或组织

传播中都有所表现。这个经典定义在某种程度

也支持把民俗传播理解为组织传播。

仲富兰教授在《民俗传播学》中对民俗与传

播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讨论，他认为传播性是民俗

文化的本性，无论何种形式文化，离开传播就不

能称之为习俗。民俗是社群的言语、行为和心理

上形成的集体模式，多种集体的模式组成模块：

这种模式具有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类似组织的

结构。民俗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传统文

化，但民俗根脉却一直延伸到当下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

向前发展。民俗文化的传统性表明民俗的约束

性，民俗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作为制度

的民俗有一定稳定性，它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通

过传播活动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例，关涉从个

人到家庭、家族、乡村在结合交往过程中使用并

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这个网状结构(如血缘、地

缘、业缘组织等)和社会制度民俗(如习惯法等)

就足组织传播。

民俗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

递、扩散和迁移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文化信息

在实践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与重组，是人

类生存符号化和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

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问

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61民俗传

播还指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民俗文化，使人们了解

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民俗生活，同时反映其时代变

迁。171民俗传播的传者不仅包括大众传媒，更主

要的是文化共同体的创建者，本文的民俗传播的

传者主要指生活在村庄社区的全体村民，他们是

本地民俗文化共同体的创建者。民俗文化这个

层面上的传承性传播，近似于组织传播的内部传

播。

三、作为组织传播的民俗传播个案考察

通过以上分析，把民俗传播放在乡村的村政

组织传播中讨论有其合理性。L丰'-j(遵从学术惯

例对田野村的称呼)是位于广西东南部的一个行

政村，是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该

村现有12个村民小组(自然村)，属于典型的人多

地少地区。L村可以作为华南乡村社区一个缩影，

是一个转型中的村庄。笔者对L村进行为期一年

多的民俗文化观察，深刻感受到约束性与创造性

这两种力量在村庄民俗文化传播中的博弈。下

面以L村的“挂灯”仪式和二月二庙会为例，对民

俗文化传播中的这两种属性进行描叙。

(一)“挂灯”仪式一一约束性的呈现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表明了民俗的

地方性，地方性含有强大的传统力量。从整体上

看，民俗对社会发挥重要的整合作用，维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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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从L村及其周边地区盛行的“挂灯”民

俗来看，可以看到传统民俗的约束(或保守)性力

量。L村所在的桂东南地区，每年正月初十会为

上一年度出生的男孩举行“挂灯”仪式，主家大

摆酒宴，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一起来庆贺，甚是热

闹。调研期间我有幸参与了一场挂灯仪式，当问

及村民该习俗源于何时，村民答不上来，只是说

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习俗。村民还告诉我，如果某

男孩出生日期离正月初十不满40天，那么这个男

孩只能等到来年的正月初十再举行“挂灯”仪式，

这也是习惯力量使然。

挂灯习俗在当地流传久远，为何只有生男孩

才“挂灯”，就此疑问我采访过不少村民，他们的

回答各不相同。有村民同意有重男轻女的成分，

有村民认为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习俗，没有明显

的重男轻女的意味。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这

一传统还是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约束性。由于绝

大多数上一年里出生的男孩家庭都是在同一天

举行“挂灯”仪式，致使不少村民要在同一天赶

赴几家去吃饭。与其说是吃饭，倒不如说是一种

人情关系的流动。到每家吃饭喝喜酒都要“随份

子”，多少不限，根据与主家的关系远近而定，少

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不等。村民有时一天要去

参加好几家“挂灯”喜宴，这家匆匆吃一点后就

赶往下一家，哪怕没时间吃饭，甚至人赶不去，但

“份子”是一定要设法带到的。这种人情风不仅

在L村，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有不同的表现，这是维

系中国乡土社会的一条重要纽带一一人情。就

在我调研的当天晚上，村妇女主任告诉我，她和

儿子、媳妇三人分头去喝喜酒，总共去了10家，还

有几家实在无法分身去，就托别人把“份子”带

到。当我问到：难道不能变通一下日期吗?她笑

着说“这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没办法(改)”。

传统民俗对村民的约束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我有幸目睹了一个挂灯仪式全程。一群大

人小孩簇拥着几个成年男性村民走进～个祠堂，

其中一个人(孩子家长)提着一盏鲜艳的彩灯(从

市场购买的)，后面人拿着檀香、带着供品和鞭炮

蜂拥着跟进祠堂。这位年长的族人先在祖宗牌

位前插上香，点燃蜡烛，摆放好供品。然后其他

族人燃放鞭炮，男性族人依次跪拜祖先，小孩和

其他人分食供品，同时用扶梯把彩灯挂到祠堂横

粱上一个预先安放好的挂钩上。如果一个家族

同一年里不止添养一个男孩，那么不同的灯要按

照房份的次序安放，有一定的讲究。有村民告诉

我，以前举行的挂灯仪式繁琐复杂，现在简化多

了。挂灯仪式中要求一个男孩挂一盏彩灯，这盏

彩灯一直要挂到年底的腊月三十才取下来。这

些都体现出民俗传播的约束性特点。

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功能的民俗是不存在

的。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

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

而且是有效的。”【8]从民俗传播的角度看，此论断

有其道理。从“他者”的眼光看来，“挂灯”习俗

明显含有重男轻女的色彩，多数村民却不以为

然。他们乐此不疲地从东家赶往西家去赴宴，全

不顾其中其它因素(如经济负担等)。在L村甚至

周边地区，无论家庭条件如何，只要家中上一年

生有男孩，正月初十这天一定要挂灯的，仪式一

定要举行(或简或繁，由自家做主，但不能不做)。

生女孩的家庭没有这样的要求和规定。可见，习

俗的约束力量在L村已经根深蒂固。著名民俗学

家林耀华先生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也提及挂

灯习俗：每年正月各房半夜祠祭之时，有添灯之

例。“添灯”乃是生了一个儿子，家里人交给宗祠

喜金一角，制个红纸花灯，挂在宗祠之内大厅上。

祭祠饮宴之时，燃上红烛，光耀夺目，灯数多寡，

则按本年喜事多寡，生女子不计在内，因女子非

族人，长大必须嫁给外族。如果此房喜事多，灯

数亦多，灯数多又表示这一房的荣耀。“灯”字闽

音与“丁”字同，所以“添灯”即“添丁”之意。[91

钟文典教授在《广西客家》中写道：挂花灯只限

男丁，女孩没有享受挂灯的权利。这种重男轻女

的思想、风习，在广西客家人和其他汉人中十分

普遍，应予批判。Do]从中可以看出民俗文化传播

中约束性力量的强大。

(二)二月二庙会——约束性与创造性交互呈现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传统民俗文化在传播

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在L村每年农历二月初

二的庙会风俗中得以显现。这与组织传播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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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类似。村庙中供奉的神被认为是社区的保护

神。村庙中的神都有生日，每逢生日时，村民都

要给神祝寿，神的生日就是庙会举行的日期。L

村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会举行庙会，纪念村庄的

保护神一一裴九娘(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

保佑村庄风调雨顺。每年的这一天，L村都要举

行集体祭拜活动。L村村庙名为“上地庙”，里面

供奉的就是裴九娘。村里流传着有关裴九娘的

神话传说和故事，无论大人小孩，或多或少都知

道一些关于裴九娘的故事和传说。民间传说是

一种极易被地方化的民俗事项，传说背后暗含着

村民潜意识里的价值观念。L村村民为拉近与

裴九娘的关系，将地方传统祭拜时间由农历三月

十七日改为农历二月初二，这便是L村现在一年

一度的庙会一一裴圣文化节。

民间传说非常强调事件发生地点的真实性，

在其流传过程中，一定要尽量使事件发生场所与

人们的生活环境相一致，因为环境越一致，传说

的可信度就越强，也就越能吸引人，使人产生共

鸣，从而促进传说的流播。民间传说在流传过程

中的变异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说来，主要人

物、主要情节相对稳定，但非主要人物和情节以

及语言、习俗、故事中体现出的观念等随着传承

人的记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化素养和社会

风尚的不同，会经常发生变化，形成同一传说的

众多版本便不足为怪。L村中关于裴九娘传说的

碑文里所记载的内容确能找到对应之物。

传说既是信仰的外在表现，又是信仰得以

延续的重要保障。传说中隐含着一种约束性力

量。在村庙信仰中，集体性仪式一年举行一次，

村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本年的平安顺利。

每年二月二庙会已经成为L村村民生活中一个

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心感

不安。民俗的约束力量是二月二庙会能够长盛

不衰的理由，这得益于村组织(村委会)对民间

文化传统的支持，这进一步加强民俗传播的组织

性。L村庙会的组织形式类似杜赞奇在《文化、权

力与国家一一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

列举的四种乡村宗教类型中的第三类：以村为单

位的非自愿性组织，而宗教的组织性则为多数人

认同，这从侧面说明民俗传播与组织传播有着关

联。村民们供奉着村庄的保护神，他们不是自愿

加入某种明确的宗教组织，而是作为村庄的一分

子被无可避免地卷入整个村落的宗教活动。这

里指出了村庄非自愿性组织的约束性。但是，在

民间信仰的转变过程中，作为村组织的代表村干

部(组织的领导)因势利导对L村的庙会进行了创

造。庙会仪式调动了村民情绪，提升了团结精神，

强化了集体意识。在仪式过程中，村民获得对自

己生存村庄社区的认同感，心理上得到一种安慰

和满足。更为重要的是，仪式活动为全村人祈福

消灾，涉及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因而由全体村

民共同出资。L村村庙最早由现任村支书率先出

资，然后带动村民筹资修建。村支书当时只是村

庄一个普通经济能人，这一活动赢得村民响应和

支持。现在庙会活动的花销由村民共同支付，每

家每户出米出钱，多少视经济条件而定，但不能

不出，至少要出力(去帮忙)，否则就会受到集体

的谴责，这种谴责就是约束性力量的一种表现。

共同出资的寓意是使村民意识到：无论从思想上，

还是从行为上，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护这项神圣而

庄严的活动。村民要想农作物丰收，万事顺意，

就要感谢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否则会内心不安，

这里也可以明显看出民俗传播的约束性力量。

庙会对建构社区、社区认同、社区秩序的维

护有明显的作用。村庙信仰对于人们的行为具

有一种潜在的约束力。定期的“酬神”活动是村

庙信仰的传播通道，扩大了本社区与周边社区群

众的交往机会⋯】。L村庙会之日，村民常常会邀

请亲友来玩耍，期间村中各家各户都会准备酒菜

等食物待客，特别是做芥菜包子以馈赠亲友。通

过庙会活动，亲友间的亲情、友情得以维系和提

升，家族间的认同得到强化。另外，村庙信仰与

社区神崇拜活动也为村民之间的相互交往提供

了机会。每年拜祭活动都会举行大规模的共餐

活动，由村委会组织，各家出米筹钱买酒买菜，由

专门的厨师掌勺，在村里文体广场举行，场面热

闹非凡。村民闲话农事、务工等，起到联络感情、

沟通信息的桥梁作用。民俗文化在传播中潜移

默化地被改造着。

万方数据



新闻与传播

村委会作为L村庙会的组织者，在维护传统

习俗的同时，巧妙地对庙会进行了改造，从而使

民俗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笔者也亲历过L村

的二月二庙会。庙会的主会场一一上地庙一一

是一座不大的普通庙宇，里面供奉着裴九娘的塑

像。庙门旁左上侧贴有介绍裴九娘事迹的招贴

画。为何取名“上地庙”而非“上帝庙”?一字之

差，体现了村组织的创造。L村和全国大多数农

村地区一样，经历过“破四旧”后，乡村庙宇几乎

全部被毁。现在的村庙都是后来村民自发修建

的。村民告诉笔者，上地庙的重建与z支书分不

开。他是村里的“一把手”，又是老党员，不应该

相信迷信(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笔者推测可

能是避嫌的缘故，z支书当初把村庙命名为“上

地庙”，暗合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把土地看得

高高在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最关键的是，

庙里供奉的不是菩萨和其他什么大仙，而是本地

传说中的女英雄，史上确有其人(地方志里有记

载)。给村庙取这样的名字村民也乐意接受。就

此疑问笔者请教了村支书，当笔者说出了猜想

后，得到老支书的肯定。这是庙会组织者对传统

民俗改造的一个表现，同时也验证了前文提出的

组织传播是在约束性和创造性之间建构平衡的

二重性原则。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乡村相对封闭的状态

被逐渐打破。L村庙会活动中已经融人了新的元

素。庙会既是村民集体拜祭的民俗活动，也是L

村村组织(村委会)推广民俗旅游的极好时机，该

村文体广场的文艺演出也是新的表现，广场文艺

表演中的现代声光电等和村民的传统歌舞交相

辉映，是民俗传播创造性的又一表现。约束与创

造在此案例中交互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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